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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最初是因何契机开始关注
抗战史，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抗战历史？

袁鹏：儿时对抗战岁月的记忆，多是
从《地道战》《小兵张嘎》等这类经典电影
里获知的。直到后来考入军校，视野才
真正被打开：作家兼纪录片导演冯雪松
为寻找战地记者方大曾所做的漫长追
寻，让我看见历史背后那些不该被遗忘
的身影；樊建川先生倾尽心力的抗战收
藏，每一件实物都是无声的见证。这些
真实的记录与坚守，彻底点燃我对抗战
历史深入探究的火种。

2015年春天，我着手筹划抗战老兵
口述纪录片《家国》。可在搜集资料时，
才切实感到困难。许多老兵的生平资
料零散匮乏，有些历史事件甚至连一张
清晰的照片都找不到。那时，我注意到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方向——西北抗战
历史领域仍存在不少待填补的空白。
于是，我开始聚焦西北抗战史研究和史
料搜集，这一聚焦便是十年。不为别
的，只想为那段永远值得铭记的历史，
多留存一些细节和印记。

记者：2015 年参与拍摄抗战纪录片
时，与老兵深入交流带给您怎样的触
动？

袁鹏：纪录片拍摄经历至今感触颇
深。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抗战老
兵，尤其是与西安的李景章、文天恩两
位老兵深入交流时，他们的讲述让文字
里的“抗战”变得鲜活又沉重。记得老
兵们聊起上战场的岁月，原本平静的语
气会突然变得激动，仿佛又回到那个烽
火岁月。当看到他们头部留下的弹痕，
听到他们含泪述说战友们不畏牺牲、奋
勇杀敌的经历，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

“抗战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
一个个关于牺牲、思念与坚守的生命故
事。

记者：您认为年轻一代研究抗战历
史有什么独特意义和挑战？

袁鹏：作为一名 90 后文化研究者，
我始终觉得年轻一代涉足抗战历史研
究，既是带着独特视角的“接力”，也是
直面时代课题的“闯关”。每当整理发
现新的资料，或是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被同龄人转发、讨论时，我就觉得付出
的一切很值得。年轻一代对抗战史的
研究，或许走得慢，但每一步都是在为
这段记忆“续力”，我们既是历史的“记

录者”，也是记忆的“传递者”，这份责
任，值得年轻一代坚持下去。

记者：这十年间，您是如何系统性
地搜寻这些史料的？主要走访了哪些
地方？遇到了什么困难？

袁鹏：最初的资料搜集，更像是一
场“碎片化的寻宝”。国内旅行时，我总
会特意绕到当地的旧书摊或图书馆，在
泛黄的书页、堆积的旧刊里翻找可能的
线索。但旧书摊的搜集方式，客观上要
投入不小的资金，长此以往显然不是长
久之计，这成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第一
个难题。

另一部分努力，则聚焦于国内外海
量的数据库上，比如从日本、俄罗斯到
美国的档案馆，我逐一检索相关馆藏。
可新的挑战随之而来，这些档案不仅存
在语言壁垒，很多数字化扫描件的清晰
度参差不齐。为了确保信息准确，常常
需要反复对比不同来源的版本。每一
份资料的获取，都是反复查找、耐心打
磨的过程。

记者：十年漫漫寻访路，是什么信
念支撑您持续进行这项工作？

袁鹏：这源于对历史真相的坚守与
对和平的敬畏。寻访工作并非单纯留
存苦难，而是希望通过挖掘多元史料、
还原历史细节，为人们创造深入了解历
史的方式。唯有让更多人清晰认知日
本侵华战争的残酷，铭记先辈所受的苦
难，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和平的
理念真正深入人心。这份“以史为鉴、
守护和平”的责任感，是我十年来对抗
艰难、持续前行的动力。

记者：您搜集的珍贵史料如何揭示
日军战前就对西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
周密的侦察？

袁鹏：比如抗战爆发前日本编辑出
版的方志、游记，这些史料从三方面揭
示日军战前对西北地区的长期周密侦
察与准备。日军依托东亚同文会、东亚
同文书院，以“培养经略中国人才”为目
标，组织超 5000 人、规划 700 余条路
线，对中国（含甘肃、新疆、宁夏等）开展
近半个世纪考察，构建专属情报体系。
全方位精准侦察，调查覆盖西北政治、
经济、交通、防务等核心领域，如测绘制
就科学地图、标注规划铁路线，摸清资
源分布、城镇布局、边疆关防，连当时中
国政府都未做到如此全面。编纂《中国

省别全志》等，将侦察信息系统化，明确
服务于“侵略和占领中国”，为日军提供
西北战略数据，如矿产、交通信息，支撑
掠夺与部署，暴露了其以调查为伪装的
侵略本质。

记者：日军对兰州、天水等地的轰
炸体现了怎样的战略意图？

袁鹏：日军对陕西西安，甘肃兰州、
天水，青海西宁等地的轰炸，有明确的
战略意图。战略层面，其一为摧毁兰州
等西北空中防御枢纽，削弱中国对区域
空域的控制，为自身陆空力量推进扫清
障碍；其二是切断西北连接内地与苏联
的战略通道，破坏外援运输与区域联
络，孤立抗战后方；其三则是通过持续
空袭威慑军民，瓦解抵抗意志，为后续
向西北扩张势力铺路。日军虽以机场
等军事目标为名义，却因轰炸精准度低
下且未对军事设施与民用区域（如商
铺、学校、民居）作任何区分，导致炸弹频
繁波及周边居民区，造成大量无辜平民
伤亡；同时，持续空袭还蓄意破坏交通、
粮食储存等民生基础设施，让民众陷入
生存危机，将其赤裸裸的侵华暴行暴露
无遗。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将耗时十
年心血收集的800多份抗战史料捐赠给
甘肃省档案馆？

袁鹏：我将花费十年心血搜集的
800 多份抗战史料，无偿捐赠给甘肃省
档案馆，这一决定背后，有着三重沉甸
甸的支撑。首先是我曾身为军人的底
色，军旅生涯中沉淀的家国责任感，让
我始终坚信，与民族历史相关的珍贵遗
存，理当服务于更广大的公共价值；其
次是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每
一份史料背后都是西北抗战的鲜活细
节，都是中华民族曾历经的伤痛与不屈
的勇气，我不愿它们仅存于私人收藏
中，沦为无人问津的“旧纸堆”；而最深
刻的感召，来自樊建川先生“为了和平，
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
宁，铭记历史”的理念，我曾专程到访建
川博物馆，当那些镌刻着苦难与抗争的
文物在眼前展开，我真切触摸到“历史
不言，让文物说话”的千钧重量，也更加
坚定了让这些史料“活起来”的决心。
这份捐赠，既是对“让文物说话”的践
行，也是对樊建川先生坚守的呼应。

记者：您希望这些史料在档案馆中

如何被保存、研究和利用？
袁鹏：对于这些已捐赠的抗战史

料，我既关乎它们的长久生命力，更希
望能让历史的价值真正惠及大众。首
先，在保存与研究上，我格外期待档案
馆能联合高校与专业研究机构，形成

“专业保护+深度挖掘”的合力，让这些
历经岁月的文献、档案能长久留存；另
一方面，通过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系
统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翻译工作，借助专
业学者的研究视角，梳理清楚每一份史
料的背景、脉络与价值，让散落的“历史
碎片”串联成完整的叙事。在利用与社
会价值上，我最大的心愿是推动这些史
料走向出版。希望能将整理后的史料
汇编成公开书籍，让曾经深藏的文献、
珍贵的记录，从档案馆的橱窗走进公众
的视野。

我始终相信，这些史料的价值不止
于“被保存”，更在于“被看见”“被铭
记”。期待它们能成为学校历史教育的
补充素材，让年轻人从一手史料中读懂
抗战的艰辛；也期待它们能成为公众了
解历史的窗口，让更多人明白“以史为
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真实的过往
中汲取力量，坚定“面向未来、守护和
平”的信念。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张鹏翔

以史为鉴 守护和平
90后甘肃青年袁鹏历经十年，搜集800余份珍贵抗战史料

90 后甘肃文化学者袁
鹏，历经十年，跨越万里，搜集
到800余份珍贵抗战史料，并
将其数字化副本全部无偿捐
赠给甘肃省档案馆。近日，记
者对话袁鹏，听他讲述投身抗
战史料研究的心路历程。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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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左）搜集抗战史料。


